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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宗 海 论 血 证 治 气

四川省大竹县中医院 杨 世 权

清末医家唐宗海
，
以 治 血证 见长

，

撰有
《
血证论

》
等书

，

对血证病机的阐发及其治疗多

具创见
。

本文试就书中
“
治血必治气

”
的学术观

点
，

探讨如下
�

阳 气统阴血 治血必调气

唐氏依据
《
内经》

气血相关的理论
，

认为气

血两者
，

气占主导地位
。

他说
� “
天地之大

，

总是以阳统阴
� 人身之生

，
总是 以气 统血

。 ”

���产血
》 �

“
人之生也

，

全赖乎气
，

血脱而气不

脱
，
虽危犹生

，
一线之气不绝

，
则血可徐生

，

复还其故
。

血未伤而气先脱
，
虽安必死

”
�
《
脉

证死生论���
。

在阐述血证病机方面
，

他认为血

证的发生均与气病有关
，

没有 血病 而气 不病

者
。 “
其气冲和

，

则气为血之帅
，

血随之而运

行
· ·

一气结则血凝
，

气虚则 血脱
，

气迫 则血

走
，

气不止而血欲止不可得矣
”
���吐血���

。

在

预测血证预后方面
，

他认为
� “
定血证之死生

者
，
全在观气 之平否

。 ” “
吐血而 不 发热者 易

愈……发热者难治 ，
以血病气亦蒸

，
则交相为虐

矣
。 ” “
吐血而不咳逆者易愈

，

咳为气呛……故

上气咳逆为难治
。 ” “
脉不数者易治

，
以其气尚

平 � 脉数者难治
，
以其气 太疾

”
�

《
脉证 死生

论
》
�

。

他依据这些理论
，
明确地提出

“
治一切

血证皆宜治气
”
�《 产血��� 的治疗原则

。

他忠告

医者
� “
凡治血者必调气

，

使气不为血之病
，

而为血之用
，

斯得之矣
”
�《便脓���

。

这些论述
，

对血证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
。

治血四大法

唐氏以吐血为例
，

法法须治气

详阐 止血
、

消疲
、

宁

血
、

补血的血证四大治法
，

被后世遵奉
，
观之

无不贯穿着
“
治血须治气

”
的原则

。

一
、

止血洽气

唐氏认为止血之法
，

独取阳明
，

因阳明之

气以下行为顺
，
若逆而上行

，
则血随气升

，
吐

妞作矣
。

故止血之法
，

首当泻胃平气
，
使胃气

下行
，

气顺则血不逆
，
出血自止

。

若肝经怒气

逆上
，
血沸而吐者

，

宜丹桅逍遥散加青皮
、

牡

砺
、

蒲黄
、

胆草治之
� 气火太甚者

，

则用当归

芦荟丸
，
以平其横决���吐血叻

，
此是针对气实

出血而言
。

若
“
虚证去血太多

，

其证喘促昏溃
，

神气不续
，

六脉细微虚浮散数
”
���吐血���

，
则

当用益气固脱止血法
，

因有形之血不能急生
，

无形之气所当急固
，

固其气而血自止
。

指出
�

“
血出不止则气亦随亡

，
而血尽则死也

，

急用

独参汤救之
。

手足冷
，

气喘促
，

再加附子以引

气归根，’�《 鼻妞���
。

故吐血家
，

宜审其血亡而

气亦随亡与阳气不能摄血者
，

用十全
、

养荣
、

归脾
、

参附等汤�
《
疮血���

。

二
、

消癖治气

唐氏认为
“
凡治血者

，

必先以祛疲为 要
”

�《 吐血���
。

他体会到
� “
凡有所疲

，

莫不塑塞

气道
，
沮滞生机

。 ”
�《 吐血》 �

“
故血之运

，

气运

之
，
即寮血之行

，

亦气之行
。

血疲于经络脏腑

之间
，
既无足能行

，

亦无门可出
，

惟赖气 运

之……是气行而血自不留也 ”
�《 便脓���

。

疲血

可阻塞气机
，

气机奎塞又可反过来加重血疲
，

二者互为因果
，
恶性循环

。

故唐氏主张
“
以散

气为解血之法
” ，

使
“
气散则血随而散

” 。

临床

配伍消疲方剂
，
他必加行气利气之品

，
在胸腑

上者
，
喜加桔梗

、

积壳
、

瓜萎 � 在右者
，

喜加

苏子
、

陈皮
�
在左者

，

喜加青皮
、

牡砺
� 在中

焦大腹者
，

喜加厚朴
、

积壳 � 在小腹下者加橘

核
、

小苗香
、

荔核
、

槟榔
、

川袜子
、

五灵脂

�《 癖血
》 �

。
他极赞誉小柴胡汤的疏气

‘

解
‘

密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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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，

认为
� “
小柴胡原是从中上疏达肝气之药

，

使肝气不郁
，
则畅行肌膝

，
而荣卫调和

，

今加

去痕之品则偏于去痕
，
凡癖血阻滞荣卫者用之

立验
”
�《 吐血���

。

他还认识到
，

血无气不行
，

气

虚则血行之动力减弱
，
气虚益甚

，
则血疲愈锢

。

故他对气虚血痕者
，

倡用益气通痕之法
。

如治
“
跌打损伤

，
以及用力努挣

，
而得失血之证者

” ，

用四物汤加黄茂
、

人参
、

桃仁
、

红花等味
， “
补

气以续其绝
，
消癖以治其伤

”
���吐血���

。

又如

治吐蛆产后
、

跌打损伤
、

疲血干肺
、

肺气已敝

�破坏�
，
用参苏饮

，
苏木以破血

，
人参以补气

，

使肺气旺盛
，
制节有权

，
而血行调和通畅

。

三
、

宁血治气

所谓宁血
，
是针对血止后

，

数 日之间
，

血

复潮动
，

血不安经者而言
。

唐氏认为
� “
血之

所以不安者
，

皆由气之不安故也
”
�《 吐血���

。

如
� “
有胃经遗热

，

气燥血伤而血不得安者
” �

“
有因肺经燥气

，

气不清和……而见喘逆 咳 嗽
等证

，
以致其血牵动…… ”

�《 吐血砂
。

故宁血

须宁气
， “
宁气即是宁血

” 。

在宁血法中
，
唐氏

十分重视治冲
。

他体会到
，
冲气安和

，
则血海

宁静
，
血不潮动

� 反之
，
冲气上逆

，
则血随气

升
，
血证复见

。

故宁血必宁气
，

宁气必治冲
。

治冲之法
，

唐氏重在治胃和治肾
，

选方
“
宜用

四磨汤调纳逆气
” 。 “

用沉香代桂以纳浮阳……

乌药治膀胧肾间之气，’� 《 吐血���
。

四
、

补血治气

唐氏宗前贤诸说
，
在补血法中

，
强调以阳

生阴
，
以气生血

。

他依据 《 内 经 》 “
中 焦 受 气

取汁
，

变化而赤是为血
”
的理论

，

认为健脾益

气
、

培补生血之源
，

是血证补血法之关键
，

倡

用归脾汤
、

炙甘草汤
、

人参养荣汤这类气血双

补
、

益气生血的方剂
。

他认为归脾汤
“
乃以阳

生阴
，
以气统血之总方

” ，

炙甘草汤
“
大补中

焦
，

受气取汁
，

并借桂枝人心
，

化赤为血……
为补血第一方

”
等�《 吐血���

。

气盛泻实气虚补脾

上血降气下血升举

唐氏血证治气法
，

可概括为泻实
、

降气
、

补气
、

升陷四个方面
。

分述如下
�

一
、

气盛化火
，
当泻实折气

丹溪有
“
气有余便是火

“
之论

，
唐氏宗此说

。

认为
“
气为阳

，

气盛即为火盛
”
�《 阴阳水火气血

论���
， “
血证气盛火旺者十居八九，’�《 用药宜忌

论���
， “
火热相搏则气实

，

气实 则逼 血妄行
”

�
《
吐血

》
�

，
主张用垂夺其实

，
釜底抽薪之法而

折其腾溢之气火
，
达到

“
祛其邪以存其正

”
的目

的
。

对胃实气 盛之证
，
他倡用泻心汤

，

谓之
“
方名泻心

，
实则泻胃

，
胃气下泄

，
则心火有

所消导
，

而胃中之热气亦不上雍
，

斯气顺而血

不逆矣
。 ”
并云

� “
�

凡属气逆于血分之中
，

致血

有不和处
，

大黄之性
，
亦无不达

。 ”
�《 吐血���

。

对肝经气火过盛
，
发怒呕血之证

，
则主张用大

剂当归芦荟丸
。

他指出
，

血证之气盛火旺者
，

宜早用泻火 夺实之剂
，

若此时 因循
，

延误 日

久
，

病气未衰
，

正气先衰
，
虚中夹实

，
则欲攻

不能
。

二
、

气上血逆
，
宜降气以降血

唐氏认为
，

上部的出血多为气逆血上
，

如
“
气迫血则逆而为吐蛆

”
�
《
疮血���

，
故

“
治病之

法
，

上者抑之……降其肺气 ，

顺其胃气
，

纳其

肾气
，
气下则血下

，
血止而气亦平复

”
���用药

宜忌论》 �
。

基于 这种观点
，

他明确 地指出
，

“
止血之法虽多

，

而总莫先于降气
”
�《 吐血���

。

他还认为
，

气之所以逆上者
，
与气 实火 盛有

关
，
常主张泻实和降逆二法同用

。

他认为
“
气

盛于下而逆于上
，

失血家火盛逼血
” ，

宜大泻

其火
，
火平则气平

，
用厚朴

、

积实
、

大黄等
。

选用降逆药他首推大黄
，
其它如沉香

、

降香
、

苏子
、

杳仁
、

旋覆花
、

半夏
、

尖贝
、

厚朴
、

香

附之类
，
皆须随证选用

。

三
、

补气重脾
，
气陷宜举

血证以失血为主
，
同时必然导致气的耗伤 �

再者气虚 不能统血
、

摄血
，
常可出血

。

出血

后
，

对失血的补充又应补气以生血
。

唐氏十分

重视补气法在血证中的运用
，
他认为

� “
气盛

则血充
，

气虚则血竭
” ，
气虚则不能统血

，

气

寒则无以生血
。

正确使用补气法
，

不但能使正

气叮�盛
，

还有助血的新生
。

对一些耗气明显的

卜，，‘，口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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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证
，
他尤主张以补气为主

。 “
刀伤之血

，
在

气分
，

皮肤尤卫气 所统
，

破其皮肤
，

气先漏

泄
，

故以补气为主
”
�《创血���

。

他还认为
，

补

气应以治脾为主
。

因脾主统血
，

为气血生化之

源
，
脾气健则自能生血

、

统血
。

对
一

气虚下陷
，
血随之 而下者

，
唐氏 提出

“
下血必升举

”
的原则

。

他说
� “
崩

·

中虽是血病
，

而实则因气虚也
，
气下陷则水随而泻

· · ，

…气行
则水行

，
水行则血行

，
宜服补气之药

，
以升其

水
，
水升则血升矣

，
补中益气�扬�治之

”
�《 崩

带���
。

井指出
，
所谓升举

，

非仅对补中益气扬

而言
，
凡开提升发

，

均属升举的范围
。

中 医
�

杂
�

志

此外
，
唐氏认为失血家气机浮动

，

宜收宜

敛
，

最忌动气
，
动气即是动血

。

因此
，
保护失

血家之气平和稳定
，

避免动气以动血
，

是治疗

血证的又一关键
。

他指出
，

失血家禁用汗吐之

法
，
以其易发泄其气

，

助其逆势
。

吐血之人
，

“
虽有表证

，
只宜和散

，
不得径用麻

、

桂
、

羌
、

独
。 ”
他还指出

，

失血家 应戒劳戒怒
，
调息膜

目
，

收敛浮动之气
，

自保气平血和
。

否则
，
过

劳而气燥生阳
，
怒气伤肝而相火暴发

，

均可促

使曲血而成劳复或怒复
。

本文引《 血证论》 原文
，
依代血证论钟评释

，
人民卫生出版

舍上出版
， ����

。

大 疮 型 月 经 疼 � 例 治 验

湖北省红安县人民医院 陈 鼎 汉

病历摘要
�

周 � 火 ，

女
，

�� 岁
，

工人
，
住院号

���
。

因全身倏痒 �年
， 口唇

、

阴唇
、

四肢远端起红斑

犬疮 �年
，
于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入院

。

患者于 �� 岁月

经初潮
，
每于月经来前 �周左右

，
全身庙痒

，
搔抓后

起红斑
，

呈凤团样皮损
，
同时伴腹

、

胁疼痛
，
月经量少

且不定期
。

曾用抗组织胺类药物
、

激素及中药等治疗
，

能控制或减轻症状
。

但近 �年多来效果不佳
，
而且四

胶远端
、
日唇

、
阴唇

，
严重时咽喉

、
口腔粘液均出现

红斑
、
大疙

，

精神十分痛苦
。
末次月经于 �月 �� 日千

净
。

余无其它重要病史
。

入院检查
�

发育正常
，
营养

良好
，
心

、

肺
、
肝

、

脾及肾脏未发现器质性病变
。
皮肤

科检查
�
口唇

、
口腔

、

大阴唇粘膜可见红斑
、

水疮吸

收后之脱屑
。
手

、

足背
、

指趾背及侧缘可见 ���分硬

币大小红斑
，
色暗红

，
呈环形或椭圆形

，
边缘整齐

，

境界清楚
，
压之退色

，
并有数十个散在的 �、 �

�

�厘米

大小之厚壁大疤
，

疮液清亮
，
部分破溃显露鲜红潮涅

肉芽面
，
右足中趾与第四趾间有侵债

、

糜烂损害
。

皮

肤划痕试验���
。

诊断
�

大疤型月经疹
。

入院后给予脑益嗓�� 毫克
，
扑尔敏 �毫克

，
维生

素� �
�

�克
，
均每 日 �次

，
口服

，
皮疹及自觉症状渐有减

轻
。

至 �月 �分日晚 �距末次月经后 �� 天�
，
四肢

、
口

唇及柳唇红斑明显加深
，
疹痒加重

，
伴左胁肋下

、

小

腹胀痛
，
心情郁闷

，

善叹息
，
口苦

，
舌探红

，
边有痕

点
，
苔白

，
脉张数

。

于 �月 ��日停用一切西药
，
改用

中药治疗
。

法以舒肝理气
、

活血化窟
，
佐以清热

。

方

用丹桅逍遥散化裁
。

处方
�

柴胡 右克
，
当归 �� 克

，

赤
、

白芍各 �� 克
，
丹皮 �� 克

，

桅子 �� 克
，
红花 �克

， 一

甘

草 �克
，
益母草 ��克

，
桃仁 �� 克

，
香附 �� 克

，

青皮

�克
。
�剂

。
每 日 �剂

，
水煎分 �次服

。
�月 ��日病

人诉服中药第 �剂后
，
腹痛明显减轻

，
服完第二剂腹

、

胁疼痛消失�既往腹
、

胁疼痛要持续到月经来后方止�
，

未见新起皮疹
，
痒感减轻

，
继服上方

。

于 �月 � 日晚

月经来潮
，
行经 �天干净

，
一般情况均好

，
仅每于下

午
、

晚上身觉烦热
，
原皮疹处微痒

，
舌红苔白

，
脉细

数
。

此为血虚内热之象
，
继守上方加生地

、

丹参各 ��

克
，
紫草 �� 克

，
白羡菊 �� 克

，
去桃仁

、

红花
、

青皮
，

另选用阿胶养血精日服
，
后诸证悉平

，
红斑捎退

。

继

续观察
厂

�个月经周期
，
未再起红斑

、

大拖
，
腹不痛

，

月经正常
，
于 �月 ��日痊愈出院

。

按
�

月经周期身起红斑大疙是一少见疾病
，
其发

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
。

西医一般认为与内分泌性腺激

素有密切关系
。
祖国医学虽无专门论述

，
但根据其临床

特点和皮疹发作情况
，
类似经来瘾疹范畴

，

多责之于

肝肾不足
�

冲任不调
，

复感外邪
。

治疗上
一

首先要分清

虑实
。

一般急性者多属实证
。

常为外邪所侵
，
治风则

是重点
�

再按邪的属性酌情配以清热
、

散寒之品 � 慢

性者多为正虚或虚实兼夹之证
�

治以补肝肾
，
洲气血

，

酌配祛风
、

清热
、

化解之品
。


